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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0日下午，海口阴雨连
绵，国兴大道知和行书局却挤满
了人，洋溢着明媚温暖的“书
香”。著名作家韩少功、蒋子丹与
当下最火的纪录片导演秦晓宇三
人正就影片《我的诗篇》进行分享
对谈。

当天，在对谈现场，秦晓宇很
是感动，不住地感慨：“《我的诗
篇》全国众筹放映也有几百场了，
但像韩少功、蒋子丹两位老师这
样包场的，以这样的文化身份去
做这样一件事的，在全国，尚属首
例。所以，我必须来……”

它“狠狠地感动了我”

这部讲述工人诗人的纪录片
《我的诗篇》，是“七零后”诗人秦
晓宇首执导筒之作，该影片去年
已获奖无数，包括第十八届上海
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金爵奖、
第5届中国纪录片学院奖年度最
佳纪录电影奖，以及2015广州国
际纪录片节年度最佳纪录片和最

佳音效纪录片两项大奖，同时入
围了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和荷
兰IDFA主竞赛单元。

然而，目前几乎没有影院为
《我的诗篇》排片，这部影片基本
是以机构包场和个人众筹的方式
放映的。并且，“在有限的几场包
场中，上座率也不高。人们不太
关心时代奥义，也不大愿意去翻
开泪与血的诗歌。诗人是孤独
的，工人诗人更是”，这是该电影

“幕后工作人员”刘丽朵发表于
《天涯》杂志的“拍摄手记”。

海口是个例外，《我的诗篇》
在海口的首映是在1月10号。“下
午两点，金逸影城海口星海湾店5
号厅全场座无虚席。观影全程没
有人喧哗吵闹，昏暗的光线里，能
看到不少观众眼含泪光。观影结
束，大家也并未着急离开，而是等
字幕完全播放完毕……”，这是
《天涯》杂志官方微信的报道。

蒋子丹便是当日观影观众之
一。她说：“那天《天涯》编辑部打
电话说有这么一个工人诗人的纪
录片请我来看，说老实话，我来，
有很大程度是出于礼貌，可来了
之后《我的诗篇》给我的震撼，真
是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狠狠地
感动了我。”

正是这份“狠狠地感动”，促

成了韩少功与蒋子丹于1月19日
下午，包场请朋友们看电影。同
时邀请远在北京的该片导演秦晓
宇来海口，与大家一起分享这部
电影背后的故事。

秦晓宇感动于两位文坛前
辈，对一个素不相识的后辈的知
音之情，“他们不仅仅是支持一个
文学的晚辈，更主要是觉得这部
电影有价值，又面临放映的困难，
于是就来支持，即便此前彼此并
不认识”。因此，秦晓宇一定要赶
赴海南相见，“安得促膝，说彼平
生”。

“这就是中国高山流水的知
音文化，也是诗歌的魅力”，秦晓
宇颇为感慨。无独有偶，2014年
3月，秦晓宇收到财经作家吴晓波
的邮件，说是读了他发表在《读
书》上一篇与工人诗歌有关的文
章，同样很感慨，遂邀请他编一部
当代工人诗选。

《我的诗篇》，一部纪录片，一
本工人诗典，就这样诞生了。

“诗言志”的重量

对谈现场，韩少功首先发言，
谈了电影带给他的感动和对观影
的观察。秦晓宇则分析了工人诗
歌在台湾和大陆的不同际遇，谈了
现代文学运动的不同走向。接着，
蒋子丹发言，谈了电影带来的感
想。他们三人，思想碰撞，真诚交
流，将《我的诗篇》的观影引向深入。

这部影片由获得过国际华文
诗歌奖的失业工人乌鸟鸟，曾是
第一代留守儿童的服装厂熨烫女
工邬霞，在羽绒服厂填鸭毛的彝
族工人吉克阿优，为矿山爆破巷
道的陕西汉子陈年喜，在地下600
米工作30年的煤矿工人老井，以
及90后富士康流水线工人许立
志等六个故事组成。

片中这些工人诗歌，不仅仅
是荷尔德林的“人充满劳绩，但
还/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也是陈年喜的“劳动让人活得有
劲，劳动让人死得踏实”。

韩少功说，这些诗歌都是“灵
魂的大白话”。随着《我的诗篇》
获得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
奖最佳纪录片奖，“工人”、“诗
歌”、“纪录片”这三个交织在一起
的主题，站到了聚光灯下，走入大

众视野。“很多人看完这部影片，
内心都会很矛盾，一则是同情他
们的处境，另外则是肃然起敬”，
秦晓宇解释说。

“命运交响，有诗为证，这些
来自底层的声音虽然微弱，聚集
起来或将成为历史的证言”、“甚
至几十年后，这些工人从事的工
作也将完全被机器取代，但这些
写于中国制造崛起、城市化进程
如火如荼阶段的诗歌，不应被遗
忘”，在一些观影者看来，在这部
影片背后，不应仅仅被当做感动，
还要有一份“诗言志”的重量。

海南懂得尊重诗与生命

分享会结束后，秦晓宇被一
群手捧《我的诗篇》的读者团团包
围，索要签名题字。《我的诗篇》很
厚，是本“大部头”，定价72元，首
印7500册。《我的诗篇》策划人吴
晓波曾说，这注定是一本亏钱的
书，“晓宇很天真，说这本书要卖
十年、二十年。但市场很无情，18
个月后，销不掉的书就会退回出
版社”。

这又是海口的例外。分享会
当日，书店里的《我的诗篇》，供不
应求，很快销售一空。不仅如此，
分享会接近尾声时，现场就有观
众提出再包一场电影。

“天涯握手尽文人”，无论是
在分享会上，还是采访中，秦晓宇
反复提到这句话。也许，不仅因
为这部影片与诗歌的种种因缘，
更因为，海南给予了《我的诗篇》
一场隆重的礼遇：《天涯》杂志的
众筹发起，以及海南众多文化名
人的参与推介。

“海南是懂得尊重诗与生命
的地方。”秦晓宇说。

韩少功蒋子丹秦晓宇对话《我的诗篇》：

来自灵魂的大白话
文\见习记者 徐晗溪

我自己一辈子就发表过一首
诗歌，好像所有写小说的人年轻的
时候都写过诗，后来发现自己才情
不够，然后才改行写小说。但我对
诗歌始终很关注，只可惜关注的结
果是越来越失望，时间长了，我对
诗歌就有了一种偏见。而此次关
于工人诗歌的纪录片《我的诗篇》
给我的震撼，大大超出了我的预
期，狠狠地感动了我。

朴质高贵的人物

最开始，我看到一个叫乌鸟鸟
的诗人，从一个山村跑到广州去打
工。进城之后，他用一个诗人的方
式去面对那么多现实的问题，完全
陷入茫然四顾迷茫彷徨的窘境。

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忽然产生
了一种担心，担心电影的编导们又
要把他拍成那种四处碰壁之后，仅
仅用诗歌来诉苦泄愤，以博得观众
廉价的同情，抑或是自轻自贱，成
为观众恶搞的笑料还跟着自嘲自
虐的可怜虫。

所幸随着镜头的推进，我们走
进了工人诗人生活深处，心中的忧
虑被迎面扑来的热浪席卷一空。
编导们用非常独到的眼力，非常别
致的细节，以及大师级的镜头语
言，把陈年喜、老井、邬霞等等，这
组让我们亲近和敬重的人物群像，
鲜活地演映在我们面前。现实中
艰苦卑劣的物质生活状况，与他们
在诗歌中展示的质朴高贵的精神
面容，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张力，让
我在意外之外泪奔如雨。

陈年喜，一个在地底下探矿的
爆破工人，实际上是每天在提着头
在过日子的人。我们看见他用冰
凉的水洗浴，用小二的瓶子盖喝
酒，干着危险无比的活儿，却常常
被人黑了工资。可他仍然热爱劳
动，用诗行教导着我们，他说：劳动
让人活得有劲，劳动让人死得踏
实！

女工邬霞，也是一个爱美的女
子，对时尚的吊带裙情有独钟。然
而，即便是从地摊上买来的廉价
货，她只能珍藏在衣柜里，偶尔在
夜半下班之后换上，跑到厕所的窗
户前去照一照，转几圈……在繁重
的劳动中，她一直在幻想着手里漂
亮的裙子，由一个陌生的姑娘穿上
以后，被爱人的手搂住腰身有多幸
福，裙裾飘飞起来又是多美丽。在
这里，没有羡慕、嫉妒，没有恨，只有
由衷的祝福。诗的末尾，一声“陌生
的姑娘，我爱你”，道尽了这位女子
最纯真的善良，最高远的胸怀。

还有老井。一个在煤矿里干
了十几年，无数次从死神手指缝里
脱逃的井下工人。居然在诗中写
道，他在几百米的地层深处下镐
时，听到了煤层中的几声蛙鸣，于
是他的坚硬的镐头，变成了柔软的
柳枝。

这种匪夷所思的意象，是多么
高妙的浪漫主义境界。在几百米
深的地底下，倾听着一声蛙鸣，期
盼一个活物，生怕自己不小心刨死

了亿万年前的生灵。这个每天挣
扎在生死边缘的人，对生命的热爱
得有多博大，有多深沉。

苦难使他们强大坚韧

爱家人，也爱陌生人。爱人
类，也爱人类之外的一切生灵。这
就是影片的主人公们带给我们的
最为震撼的力量所在。

工人们生活在相对艰苦的环
境中，如何承受苦难，是他们共同
面临着也无法回避的问题。苦难
的生活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滋养
我们，使人的内心变得更加坚韧，
更加阔大，乃至更加悲悯，同时也
带来了另外一种危险，因为生活亏
待了我们，容易使人失去内心的平
衡，进而狭隘了胸怀，尖锐了目光，
变得什么都看不惯，妒人有笑人
无，直至白天唯愿牛斗架，晚上巴
望火烧。

艰难的生活对每个人都是良
知的大考，苦难可以培养一个人的
悲悯情愫，也可以使人变得非常狭
隘和充满怨恨。正因为如此，影片
主人公们的人生和诗篇，在当下人
欲横流戾气弥漫的背景中，就显得
更加难能可贵蔚为珍宝。

这些诗篇绝不是可以刻意制
做出来的，诗人们非得有那么宽阔
的心胸，那么悲悯的情怀，才可能
获得这样的感受。

用血泪凝成的诗歌

影片用富士康跳楼自杀的诗
人许立志之死亡，和乌鸟鸟新生儿
子之出生，这一死一生的生命事件
作为尾声，完成了这次让我们难忘
的精神之旅。

电影结束的时候，灯亮了，包
括我在内所有的观众，都静静地坐
在椅子，好一阵子才被解了冻似地
站起来，默默地退场。我相信此时
大家的心情都五味杂陈。几个捧
着爆米花筒，拿着可乐瓶子的年轻
人，走在我前面，还在用纸巾抹着
眼泪。这应该是本片编导们最想
得到的放映结果吧。

联想起影片中，当一群讨薪而
不能得，被迫在北京寒冷的过街通
道里等待仲裁的农民工，向着镜头
含泪请愿的时候，近旁正有些小伙
子将轮滑玩得热火朝天，炫技和喝
彩显然是他们唯一的兴趣中心，眼
前令人心酸的一幕与他们根本无
关。要是这些孩子能跟我们一起
看看电影，他们是不是也会在黑暗
里，忘了吃爆米花，忘了喝可乐，而
为那些不幸的人们揪一把心，抹一
把泪呢。

我想那是肯定的，要紧的是他
们应该有机会接触这样的电影，这
样的诗。

我觉得大家要是都来看一看
这部电影，读一读电影主人公用血
泪凝成的诗，肯定会对诗歌有全新
的认识，进而对人类社会，对人与
人之间关系的看法有一个正向的
改变。

《我的诗篇》：

把坚硬的镐头，
变成柔软的柳枝
文\本刊特约撰稿 蒋子丹

《我的诗篇》海报

韩少功（左）蒋子丹（右）秦晓宇在对谈现场。 徐晗溪 摄

秦晓宇在给读者签售。徐晗溪 摄


